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沽上

丛话

谷雨过后，窗外春和景明。临窗而坐，品读友
人刚刚寄来的一部散文作品集。一卷在握，思绪
随作者的书写倏忽江南塞北，倏忽唐诗宋词，古往
今来天上地下，往来驰骋。
这些年来，倡导并关注读书的呼声如春潮涌

动。将每年的4月23日定为世界读书日的建议，
首先是由西班牙人提出来的，后来得到了联合国
相关组织的认可。如今，我国许多城市还进一步
把4月确定为全民读书月并开展了诸多阅读推广
活动，助燃全社会的读书热情。采取多种措施，引
导良好的读书风气，这无疑是件极大的好事。就
我个人的经历而言，我以为，读什么书，怎样读书，
还是很私人的事情。每个人生活、成长的家庭和
社会背景各有不同，人生各个阶段对阅读的需求
也有很大差异，只有循序渐进、持之以恒，才会修
成“正果”。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我度过了童
年和青少年时代，那是一个少有电视的时代，使得
我有机会较早地去阅读各种好书，去亲近雅正文
化的芳泽。尽管出身清贫家庭，但从我三四岁刚
记事起，长辈们就教我背诵《诗经》及其他古典诗
词中的诗句，虽靠机械记忆，且只是囫囵吞枣、一
知半解，但个中的趣味却让我念念不忘，文化的因
子遂渐渐植入我童稚的心灵。7岁入小学后，从识
繁体字开始，我就痴迷于当时全国统一教材中的
文字：“太阳瞅着高粱/高粱红着脸庞/欢喜什
么/——秋风送信来/明天要进仓”“夏天过去了/可
是还让我十分想念/那些可爱的早晨和黄昏/总像
图画一样出现在我眼前”……这些发端于识字教

学的一篇篇由秀美文字组成的短文，让我浮想联
翩，也让我在后来的阅读中得益良多，受用至今。
小学五年级后，我就不再满足于课堂教学以及父
亲为我订阅的《儿童时代》《少年文艺》等课外刊物
的阅读，去办理了一份校图书馆的借书证，开始频
繁地借阅课外书籍。我曾借阅过《小英雄雨来》
《西流水村的孩子们》《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还有
许多民间故事读本。这期间，我按家人的指点，每
天还要背诵古典诗词及《古文观止》中的篇章。随
着识字量渐多，我的理解能力日渐增强，记忆也更
加深刻。
上世纪60年代初我进入中学。那时中学的课

余时间较为宽裕，阅读课外书籍成为我和一些要
好同学的特需。当年，社会上出版发行了一批后
来被称作“红色经典”的书籍，记得有梁斌的《红旗
谱》、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吴强的《红日》、柳
青的《创业史》、杨沫的《青春之歌》、周立波的《山
乡巨变》、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和曲波的《林海雪
原》。此外，还有《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野
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等等。囿于那时的阅读
环境并不如意，我差不多每天下午放学或是周日，
都会躲到图书馆的阅览室。在那里，除了能安静
地读借阅的书籍，还可以读到一些如《人民文学》
《收获》《电影文学》《文学评论》等文学期刊。如今
回忆起来，诚如一位大学的图书馆馆长所言：“图
书馆是一种无言的陪伴。安静读书，在图书馆泡
上一整天，那种静默的声音，让时间变得更有价
值。”阅读过程中，书中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

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都引起我
极大的兴趣。手捧一本书，仿佛和作者、作品中的人一
起对话交流，诸多知人论世的道理，与自己主观的理
解、感受甚至过往的经历结合起来，似潺潺小溪在心中
汩汩流淌。《青春之歌》是对我影响较大的一部作品，感
觉它如同教导我走向生活的教科书。半个多世纪过
去，我依然能记起书中那些鲜活的人物：林道静、林红、
卢嘉川、江华、余永泽等。此外，当时选入中学课本的
《谁是最可爱的人》、长篇小说《红岩》，让我深刻体会到
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艰难，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应该牢
记我们这个民族经历了怎样的苦难，经历了怎样的内
忧外患才走到今天。我自幼在城市长大，对农村生活
十分陌生。但是读《创业史》和《山乡巨变》让我眼界大
开，那些富有生命力和精神感召力的人物及他们的生
活故事，已成为一种特定阶段的历史记忆，鲜活地出现
在我脑海中，至今仍觉得梁生宝等人物所秉持的为人
民的利益甘愿牺牲和奉献自己的精神并未过时……
一位我十分崇敬的领导曾经说过：“读书的意境在

于养心，在于悟道，在于达到对人性的了悟和同情，达
到对宇宙的洞察与皈依，达成个人人格的丰富、感悟与
从容。”我很赞同他的见解，并从中感悟到，读书要以经
典为主。所谓经典，就是在各个文化、艺术领域经时间
和历史的检验，富有充沛生命活力和显著影响力的杰
出作品。经典是智慧的精神创造，是群体意识的集中
体现，是时代精神的凝结与范本，是历史洪流磨洗挑选
的杰作。几十年的读书生涯中，我的精力大多放在经
典作品上，包括国内外、古代、当代的经典。这些经典
作品因内涵极其丰富深刻，往往需要反复阅读，每读一
次都会有不一样的感悟和收获。如《诗经》中的许多诗
句，《左传》中记载的春秋时代历史故事，《史记》中对若
干历史人物的刻画和描述，不但有着鉴古观今的启示，
也让我自己在写作中提炼出更深刻的主题。将历史上
的经典与当代经典对照起来读，深感千条江河归大海，
古今中外，诸多知识、学问、道理，多相互融合而化知识
为格局，化学问为胸怀，化道理为智慧，最终成为立世
之本。诚如朱自清先生所言，阅读经典的价值在“文
化”。自幼读古典诗词积淀的“童子功”和青少年时代
品读那些“红色经典”激发的读书热情，使得读书成了
我的一种生活习惯，一种常态的生活方式，不自觉地进
入了于谦所谓的“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
的境地。

著名作家梁斌先生终其一生都保持着炽
烈纯粹的共产主义革命热忱，并用这种热忱
滋养了其长达数十年的文艺创作生涯。他不
但写出了《红旗谱》这样中国当代文学史上
里程碑式的巨著，还画出了许多意趣别致的
国画作品。其画作笔触圆润古朴，气韵恬淡
洒脱，同时充满生命力，透露出激情、希望与
生机。独特的审美取向和艺术追求，使梁斌
的书画在传承和创新中找到了某种平衡，形
成了有别于传统文人画、具有时代精神和革
命风骨的当代文人画风格。在他的画中，凝
结着丰富跌宕的人生经历、激情澎湃的革命
情感，以及积极豁达的人生态度，并最终借

由三种强烈的情结表露出来。
首先，是红色情结。红色象征着活力、

热情与革命，它源自梁斌先生记忆深处激情
燃烧的革命岁月，源自他对为共产主义革命
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老一辈革命家深深的
敬仰与怀念。在《接天莲叶无穷碧》《临王个
簃先生盛荷》《坐看》《荷》等作品中，大朵鲜
红的荷花是画作中唯一的亮色，在成片的水
墨荷叶、疏朗笔直的花茎映衬下，或如跃动
的烛火，或如燎原的星火，象征着生命的顽
强和革命的激情。红色与水墨对比鲜明，却
并不显得太过凌厉，在看似随意，其实颇为
精妙的构图中，二者一动一静，相互映衬，十
分和谐，流露出热烈迸发又宁静致远的意
味。《向日》并未直接出现太阳，而是通过两
朵转向同一侧、被朝阳映照成橘红色的向日
葵来暗示太阳的方向和温度。“红色太阳”在
梁斌先生的画作中，常常是中国共产党和伟
大领袖的象征，向日葵仿佛一心向党的人
民，沐浴着时代的光辉，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整幅画欣欣向荣，温暖有力。而在《归鸦噪
晓》中，村庄、树木、归鸦都被霞光镀上一抹
红色，展现出不同的生命状态，共同组成了
充满生机和温馨的乡村图景，颇有田园诗意
境。梁斌先生画作的红色情结，浓墨重彩，
充满了振奋人心的力量，展现出他坚定的信
念和豪情磅礴的雄心。在他的作品中，红色
早已不仅是一种颜色，更是对祖国的热爱、
对人民的赤诚、对理想的追求。
其次，是太行山情结。太行山是梁斌先

生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他多年来借着大山
的掩护发展组织、团结群众、建立联系，一次
次击退敌人的“扫荡”“围剿”，化险为夷。逶
迤壮丽的太行山激发了他无尽的创作灵感，
是他画作的一个主要题材。《太行秋色》中，近
处硕果累累的柿树与稍远处的村庄、最远方的
峭壁错落有致，对比和谐。在题款中，梁斌先
生说起自己“四出四入太行山”，念念不忘太行
山的“丹柿大枣，人杰地灵”，这也充分展现了太
行山在其心中的特殊地位。在梁斌先生心中，
狼牙山无异于战友纪念碑和英烈埋骨塔，而绘
画正是他为战友们立传的独特方式。在《狼牙
山》中，高耸的峭壁之下是苍翠的松柏，点点红
色的果实、秋叶似烈士鲜血，画面肃穆中带着
凶险与悲壮。《神圣的狼牙山》和《一九四三年太
行山反扫荡》都以一处陡峭的山峰为主体，半
山腰处有一左一右两棵树木“旁逸斜出”，似展
臂欢迎之势。其下是几株柿树，高矮不一，像
长者带领幼童前来瞻仰革命故地，与展臂的树
木相呼应，象征着共产主义革命前仆后继，充

满希望。《太行奇峰》则以狼牙山五壮
士的壮烈牺牲地为创作主体，山峦由
近及远，与右侧的留白形成鲜明对
比，赋予画面一种流动感，近处山顶
的树木仿佛准备英勇战斗到最后一
刻的英雄，寄托了对烈士的崇敬与哀
思。在这些作品中，太行山不仅是一
座山，也是一种精神，一种历历在目

的历史记忆，更寄托着梁斌先生内心的思念和
热爱、理想和信念，是革命情结，是英雄情结，更
是爱国情结。那栩栩如生、气势磅礴的苍茫太
行，仿佛在讲述那段热血沸腾的抗争史。
最后，是荷花情结。它展现了梁斌对美、

气节和生命的热烈赞颂，更是其自我的表
达。荷花是我国传统文人偏爱的花卉之一，
而白洋淀的荷花，在梁斌先生心中有着不可
替代的地位。梁斌先生曾七进白洋淀，在这
里长期斗争和生活过，对此处的革命历史有
深刻的了解。《映日荷花别样红》与《千年难忘
的白洋淀》中，错落如伞盖的荷叶，或围绕在
荷花四周，或擎举在荷花之上，仿佛人民群众

爱惜、维护着革命火种，代表着白洋淀人民坚
韧不屈的毅力和对革命理想的坚定信念。梁
斌的作品中，荷花情结往往与红色情结同时
出现，荷花大多鲜红浓烈，透露出顽强的生命
力和为自由与公正而战斗的旺盛革命热情。
而《丰年雨露》《夜梦荷开》等作品，则以完全
的水墨画形式，表达对特殊时代里身世沉浮
的感慨，对正气和傲骨的坚持，以及对新生活
的期盼。梁斌先生笔下的荷花与荷叶姿态万
千，象征各异，但都透出温柔坚定的力量，表
现出坚韧的品格。透过这些画作，我们看到
的是历史，是生命，更是一位长者朴素而厚重
的人生智慧。
在梁斌的书画作品中，红色、太行山、荷

花这三种情结承载了他人生记忆中最珍贵的
部分。凭借深厚的国画功底和大胆的创新精
神，梁斌先生打破了传统桎梏，走出了独特奇
绝的新时代“文人画”艺术之路。他的作品不
满足于“绘画以形似”，也不满足于单一的写
意，而是赋予了山川、日月、花卉等景观以独
特的视角，忠实地表达了他的内心感受与思
考，勾勒出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人生旅程。他
无所畏惧地袒露自己饱满的革命情感和跌宕
的人生起落，用强烈的情感色彩与豁达开阔
的心胸笔墨，渲染出诚挚的画卷。

《盘古开天》《女娲造人》《羿射九日》《嫦娥奔月》，1987年发行的《古代神
话》邮票以重彩构图表现瑰丽的传说，是集邮册里吸睛的存在。我把这套邮
票的前两枚贴于明信片，神话学家袁珂先生的题字也妙：执斧开天，抟泥造
人。他将神话故事的情节要素提示出来，而不是重复单枚邮票的名称。
袁珂（1916—2001），四川新都人，作家、神话学家。华西大学中文系

毕业，而立之年曾短暂任教于南开中学，后做过编译局编辑、报纸副刊编
辑、专业作家、社科院研究人员。他的中国神话研究起步于1948年发表
的论文《山海经里的诸神》，从此终生不辍，成绩斐然。
面对“过去曾被外人误解为中国缺乏神话，乃至没有神话之说”，袁珂

在神话文献的钩稽、资料的整理方面，做了前无古人的工作。材料是散碎
的，他努力将那些散见于经、史、子、集里的神话材料打捞出来；有些资料
还需求之于古籍的书注，或类书征引的亡佚古书，或古书的佚文。

在充分搜寻钩沉的基础上，袁珂另一
学术着力点，是古代神话的当代解读。他
提出“广义神话”，扩展了神话体系的时代
范畴和叙事题材，从天地开辟，到蜀地的杜
宇化鹃、李冰斗蛟，归纳为开天辟地神话、
创造人类神话、始祖诞生神话、活物论神
话、解释自然现象神话、推原神话、风俗神
话、征服自然神话、民间神话、融入史诗和
叙事诗中的神话。在这宏大体系的建构过
程中，扬善贬恶，引入今世思维，表达对时
代精神的弘扬。

袁珂的工作又是普及的、大众化的。
20余部著作，有《中国古代神话》《中国神
话通论》《山海经校注》《中国神话大词典》，
也有通俗读物《神话选译百题》。他笔下的
神话，读者读来无隔阂，影响了一代又一代
人。学界也有一些异议。比如，他将迟至
三国时《三五历纪》才见记载的“盘古开天
地”传说置于整个神话体系的开端，对神话
材料年代差异的忽视等。然而，以这样的
方式讲述神话故事，营造如此的时间框架，
一般读者更易于接受，袁珂打造的正是面
向大众的文本。这里举个例子，《中国古代
神话》邮票一套六枚，其顺序编号6-1盘古
开天、6-2女娲造人，不也是某种意义上对
此的认同吗？

上世纪80年代，《今晚报》副刊希望向
读者介绍这位神话学家，先后刊发了袁珂
先生《二郎庙远客》和《〈神话百译〉日文本

序》。这期间，回应谈治学心得的约请，先生写来《碎陶镶嵌的古瓶》，锦心
绣口，出深悟妙喻之语。且选该文核心段落，做一做“文抄公”：
“中国神话本来是零星断片的，它们有可望成为一个较完整的古瓶或

是一幅较完整的古壁画，但因为没有像希腊荷马和赫希俄德那样的‘神代
诗人’产生（茅盾语），‘终不闻有荟萃熔铸的巨制，如希腊史诗者’（鲁迅
语），加以过早地历史化，本来是零星断片的东西，又散失了相当一部分，
因而显得更加零星断片了。我所做的工作，并不是修复古瓶，而是把可望
成为古瓶的碎陶片，从泥土尘埃的埋藏中，从烂砖破瓦的混杂里，东一处
西一处地拾掇起来，加以拂拭、清理、鉴别，然后仔细地镶嵌、拼凑，缺空处
又审慎地用其他一些类似的材料来予以填充、修补，使它大致成为一个在
古代原应该有实际上却没有的古瓶。古瓶的真实性只是用了尽可能真实
的材料，在合理的推想中的模拟的缔造。”几十年治学，袁珂先生将自己的
孜孜以求，目标、路径和成效，付诸一个比喻——碎陶与古瓶。这是凝聚
了他心血与学养的一次设喻表达。
上世纪70年代末，编撰《中国神话大词典》时，他在《题记》中写道：

“譬如要建造一座中国神话的殿堂，自然就得使用许许多多适合这座殿堂
需要的特定的砖瓦……这些‘砖瓦’也是经过编写者初步加工的，包括编
写者的认识和见解。”十年过后，他把“砖瓦——殿堂”换成“碎陶——古
瓶”，对自己的学术生涯给出更加精彩的描述。
他对这段描述应是满意的。后来，在其所著《中国神话通论》书里，他

以醒目字体复述了这段话，并写明“我在《碎陶镶嵌的古瓶》一文中曾
说”。再后来，《文化遗产》杂志刊登论文，开篇援引袁珂这段话，作为立论
的起点。论文题《“碎陶镶嵌的古瓶”：袁珂的中国神话普及写作》是国家
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神话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当代神话学的体系建
构”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它在唱着什么歌？”
我时常坐在庭院、公园、树林里，抬头望着周遭的树

木，侧耳倾听动人的鸟鸣，发呆、陶醉，如此暗问。有时，
是设问，闻其声，观其形，已知是“老相识”。有时，果真
疑问，或只识其声，不识真容；或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但，大抵皆可撩动心弦，一时沉浸其中。

那是燕子的报春之歌。每年春天，母亲都巴望着檐
下的燕巢里，早日探出两个黑色的小脑袋瓜儿，扯着嗓
子对唱；很快，添丁，转为合唱。“叽叽喳喳”，
这歌声，在屋檐、春枝、大地间飘忽，满是春
归、新生的欢悦。“燕子衔泥掠柳阴”，我最爱
看燕子在泛绿的柳梢头荡悠，穿梭，飞舞；不
时亮亮嗓，又忽地拖着“尾音儿”，展开剪刀
尾，轻盈地滑向一片嫩绿的田野。我也跟着
轻盈起来，春衫薄，心飞扬，跑跳着欣迎鸟语
花香又一春。

那是布谷的劝耕之歌。“东风吹绿草，布
谷劝春耕。”布谷鸟，真没见过，只那熟悉的“布
谷、布谷”似声声号令，从林间发出，催着乡亲
们俯身田地，忙碌一年的希望，养活一代又一代。父亲听
这歌六十余年，已成习惯，虽腿脚不利落，却仍拣稍近的地
块，力所能及地种些玉米、红薯、花生、蔬菜。种与收时，都
会说：“布谷一叫，就想种。只要种下，就有收获，就饿不着
人！”以至于我这不懂农事之人，也能闻“布谷”而动，帮父
耕种，满足他的心愿，更满足我怀乡的肠胃。

那是喜鹊的欢喜之歌。“喜鹊喳喳叫，好事就来到。”
遇有喜鹊登枝闹，母亲总会喜上眉梢，“是有客来？”“是我
儿考个一百分？”“是我儿要回家？”继而乐和一天或几
天。全应验不可能，但凡有好事，特别是我回家那一刻，
母亲总会眉开眼笑：“我说树上喜鹊老是叫呢！”外出散
步，我也盼着听到喜鹊在枝头欢叫，且一厢情愿地认为
就是独为我而叫，然后心生欢喜，欢喜地在工作、生活中

邂逅或寻找、创造欢喜之事，去应验喜鹊的“喳喳叫”。
那是麻雀的乐居之歌。麻雀极强的适应力总能让它

们在城乡扎根，呼朋引伴地在枝头欢快而歌。那歌声密集
吵嚷、短促高频、连声不绝，稍遇惊扰，忽地腾起一团“灰
雾”，从这树飘至那树，继续歌唱。小区楼下一棵杏树上，
常栖有一群“喳喳喳喳”的麻雀，足有上百只，吵得进进出
出的居民心烦。我倒乐意听，无论清晨黄昏、酷暑严寒、叶
繁枝疏，那群麻雀常在，唱着乐居的调子。我想它们也会

有饿肚子、被驱逐的时候，但对生活永远不离不弃，永远抱
团欢歌，像极了奔忙打拼的我们。
刷到一段视频，又听到了尘封记忆近三十年的鸟叫，

并附有在树上唱歌的这些精灵的名字，着实令我欣喜。那
似是大杜鹃、四声杜鹃、噪鹃、鹰鹃、珠颈斑鸠专门为我唱
响的一生不变的恋乡之歌。想这歌声太久了！只一声就
要落泪，秒回村里度过的童年。
从小，我就爱仰头听树上鸟的歌唱，并窥视它们优

雅、闲适的倩影，羡慕它们有双善飞的翅膀，能飞上枝头
看到更远的天地；羡慕它们有副嘹亮的好嗓，能用动听的
歌声赢得众人注目。故而，但凡听到鸟在树上唱歌，我都
要驻足静听，竟想要变成一只鸟。我就学爬树，“噌噌”爬
上树梢，攀着树枝，边摘果子边亮一嗓子，结果，惊飞了旁

边树上的鸟。是我唱得太难听？树下小伙伴捂耳的举
动、鄙夷的神情，似是最好的评判，我只好用美味的苹果、
桃李、桑葚来弥补我对他们的“伤害”。鸟又回到枝头，乐
呵呵地望着我们。
论高飞，论唱歌，我是比不过鸟的，但我常爬上山顶老

树的枝头，体验望远的乐趣。那连绵起伏的群山、银白如练
的溪流、蜿蜒出山的公路、田野劳作的人们，还有远远的那
泓水库，以及更远的世界，皆在视野之下。我骑在树上，唱

着心底欢快、向远的歌；从少年到中年，从山里到
山外，从农村到城市，我一直思念那棵树，时常
“飞回”树梢，向远而歌。

唱的啥都不记得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
我一直如鸟一般，心中有歌，脚下有根。虽乘着
歌声的翅膀不停飞翔，但飞得再远、再久，也始终
未曾忘记深扎故土之上的大树，未曾忘记我的
来处。哪怕老到羽毛稀疏、脱落，老到飞不动了，
也定不会停止歌唱，更愿骑在那棵老树枝头，唱
完最后一个音符，轻轻地如枯叶飘零，那就算没
白来人间走过这一遭。

我也是在一路且行且歌中，渐渐听懂了枝头鸟儿歌声里
的滋味。也更懂得，这滋味，不正是我、我们人间滋味的一种
投射吗？鸟的鸣叫，其实只是它们生命里应有的单纯的鸣叫
罢了，哪是什么歌？哪有什么喜怒哀乐各种滋味？与其说听
懂了鸟的歌，不如说是听懂了我们自己。在悦耳婉转、此起
彼伏的林间鸟语中，安坐在老院阳光里的父母，以及公园长
椅上如父母这般年迈的老人身上，那种令人艳羡的波澜不
惊、不动声色，更让我坚信了这一点。
懂得了这一点，我便多了些坦然与淡然。什么燕子、布

谷、喜鹊、乌鸦、麻雀，还是其他什么熟悉的、陌生的鸟，它们
只管鸣叫，只管歌唱，也断不会为人间的悲喜而歌。我是
我，鸟是鸟；我做我的，鸟唱鸟的。彼此遇见、共处，彼此看
见、不扰，便是人间最美好、最诗意的风景。

农历龙年唱“龙”戏，可谓正当其时。在我国，从南到北戏曲种类数以百计，
而讲述龙传说、龙故事的“龙”戏更是不胜枚举。如传统京剧中的《龙凤呈祥》
《锁五龙》《闹龙宫》，越剧的《龙凤花烛》，沪剧的《三约龙凤亭》，以及黄梅戏的
《龙女》等。在众多“龙”戏中真正表现封建皇帝，即所谓“真龙天子”的“龙”戏，
尤以《遇龙酒馆》和《游龙戏凤》最具代表性。

先说《遇龙酒馆》，这是以明成祖朱棣为主角的一出老生戏。元宵节之夜，
朱棣微服私访与民同乐，并借此暗访贤臣。当朱棣走进一家酒馆歇息时，听到
酒馆后房传来读书之声，他断定热闹夜晚不去观灯却躲在屋里读书之人一定是
可塑之才。于是朱棣叫酒家将书生唤出当场考试，果然此人不仅一表人才、英
气勃发，还满腹经纶、出口成章，令天子立刻萌生爱才之意。而当书生献出胭脂
宝褶为他御寒后，更坚定了永乐帝要委其重任的意愿，于是亲封书生为招宝状
元，并巡按河南，令其成为国之贤臣。
《遇龙酒馆》是马连良先生经典名剧《胭脂宝褶》中的一折，马先生在剧中扮

演永乐帝朱棣，除在唱、念、做等方面精准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外，还专为此剧的
永乐帝设计了箭衣与蟒袍相结合的专用行头，被业内称为“箭蟒”，更加突出了
朱棣马上皇帝的威武与神勇，成为该剧的又一亮点。
《游龙戏凤》也是出自明朝的故事，主人公是另一位明朝皇帝武宗朱厚

照，也就是正德皇帝。这位皇帝扮作军官模样外出私访至梅龙镇，投宿到李
龙哥家酒肆。恰巧李龙哥外出，只有其妹李凤姐打点生意。正德帝见凤姐
年少貌美，伶俐乖巧中透着泼辣的野味儿，色心顿起，借呼茶唤酒之机，百般
撩拨调戏，享受心醉神迷的快乐。之后，正德帝亮出真实身份并将凤姐封为
妃子。
《游龙戏凤》是一出生、旦并重的对儿戏，是许多京剧名家经常上演的剧

目。当年马连良与张君秋，言菊朋与新艳秋，谭富英与梅兰芳，杨宝森与赵慧
秋，奚啸伯与吴素秋等都有过精彩表演。其中，马、张的表演还在香港被拍成
电影，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影像资料。

今年农历正月初三，天津京剧名家王艳与赵华在古色古香的广东会馆老戏
台为广大戏迷奉献了“夫妻版”的《游龙戏凤》，为龙年新春增加了喜庆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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